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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渴望心中能拥有一份乡愁，在无法从伤感的

情愫中挣脱出来时予以寄托，聊以自慰。然而无论怎

样去寻觅，对我来说，那始终是一种奢望。

我心目中的乡愁，更像文学和艺术专属的字眼，

遥远而迷惘，恍惚而清晰。

昔日在那出生、长大、求学、生活过的地方，无论

走到哪里，都始终魂牵梦绕。期盼那里的山川总是清

秀、河水总是清澈、未来永远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因

此，再遥远的路途，再撩人的欲望，再艰难的行走，都

抹不去对故乡的思念。

从来无法发自内心地去描述对家乡的思念和热

爱，因为，我始终无法真正界定对故乡思念的印记和

概念。就像一叶无根的浮萍，游荡在人生的水面上。一

有牵动，就风起于青萍之末，漾动涟漪。

我出生在中原腹地的一个小县城，那里民风淳

朴、风景秀丽，一条小河穿城而过，那是我童年记忆的

乐园。后来由于父亲工作调动，虽然跟随父亲多次辗

转搬家，但生于斯长于斯，对这座小城特别熟悉也充

满留恋。但是，那里不是我的故乡，只是我出生的地

方。

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填任何表格，我的籍贯

一栏中，始终填的都是那个叫老家的遥远的陌生的地

方，也就是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的出生地。

尽管我为能和圣人同乡而骄傲和自豪，然而，对于这

个让人自豪的地方，却始终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不能怪我忘本，在我至今所有的记忆中，对于故

乡所有的思念，仅仅局限于几次探亲时来回车马的劳

顿、饮食的不便、语言的隔阂和面孔的陌生。对于那里

所有的印象，也就是庄严肃穆、规模宏大的孔府、孔

庙、孔林和文化底蕴深厚的风土人情，印象深则深矣，

却丝毫没有荣归故里的感觉，感觉中，也仅是旅游一

番而已，再也没有别的想法。

“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未改鬓毛衰 ”这句千古

名句，在我身上得不到一丝体现。因为，如果把一个人

的出生地算作第一故乡的话，那么，我的故乡应该是

那个古朴秀丽的小县城。

任何人都有乡愁，无论男女老少、达官显贵、文人

墨客、凡夫俗子，一切都概莫能外。余光中写过乡愁，

余秋雨写过乡愁，我再写乡愁，显然不合时宜也不知

深浅。但是，乡愁是每个人天生的一种情感流露，并不

是说名人的乡愁比普通人来得更加高贵，更加亲切、

更加有说服力。

每个人的乡愁，都源于灵性之初，成长于心灵之

田，绵延于长久岁月，升华于广袤时空。浸入血液、沁

入骨髓的乡愁，一旦随生命一起疼痛，一起欢愉，一起

享受，一起成熟，一起衰竭，那么就马上会成为人体上

不可或缺的器官。乡愁的存在，毫无悬念，毫无意外，

不深藏，不隐晦，坦荡地裸露着，无需察言观色，无需

小心提防，绝对纯天然无添加。

其实，我真的思念故乡，愈是无从寄托，这种思

念，来得愈是强烈，就像酒后折磨人的头痛，如影随

形，挥之不去。

我无法诠释这种感觉，无法诠释这种折磨人的乡

愁，于是，我只有魂牵梦萦，波澜起伏，思绪万千。

其实，人类并没有所谓的故乡，所谓的故乡，只不

过是我们的祖先漂泊旅程的最后一站，当这一站成为

最后的定居点时，故乡这一概念便产生了。

思念故乡，不是思念一个具体的亲人，思念某一

段值得回忆和眷恋的生活，某一个固定的可以看得

见、摸得着的东西，只是感到千丝万缕、连绵不绝、无

法排遣也无法说明的一种情感缠绕在惆怅的心头，

甚至在噩梦中也觉得浑身发热、热血澎湃、翻腾不

已。

只能说，这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法排解的思乡

之情，不能否认，当今社会，对于经常在异地漂泊的人

们来说，故乡一词已日渐淡漠，流浪的时间久了，有的

人甚至把经常去的地方当成了第二故乡，就像种子一

样，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意念中的故乡，那街道，长长的、幽幽的、深深的、

细细的，有的笔直、有的弯曲，横七竖八地交错着。在

那里，依稀能看到我们当年在这里赤足奔跑的样子。

我常常因街道而想起泥土，转而再由泥土想起田野里

的花草，甚至场院里的麦垛。虽然记忆时有跳跃，但是

憨厚朴实的乡邻们的形象，时刻都饱含着无限的暖

意。风声、雨声、歌声、笑声、读书声、吆喝声、家禽的鸣

叫声、家狗的狂吠声，声声入耳，每每念起，就像是在

观览一幅有声版的水墨丹青。

我仍在怀念中迷惘。

无论物质世界多么丰腴，无论精神世界多么充

足，乡愁总是如影随形，不会远去。只要能远离喧嚣与

繁华，静默于时光的一隅，独自地回味，便会感知。乡

愁的浪花总在奔腾不息，默默绵延。只有背负起这缤

纷的摇落，记得住这起伏的烟尘，每一个淡然的日子

才具有念想和色彩。

喧闹的时候，乡愁纵横；廖寂的岁月，乡情绸缪。

然而，有乡才有愁，像我这种没有故乡的情感游子的

乡愁，是陌生感中远逝的洞察世事的记忆，是虚拟社

会中失落的现实经验。

乡愁，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坚守。尽管，这种聊以寄

托情感的方式，已逾千年。

3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记忆犹新，至今难以忘
怀。

那时候，我正上高一。那一年的天气，是反复无常

而古怪的，春天似乎来得有些早。农历二月上旬时，自

然界已经是桃红柳绿，谁料到农历二月下旬的时候，

竟然又朔风凛冽，飘起了桃花雪。

乍暖还寒天气，最难将息。父亲病瘫在床上好些

年了，在这种天气里，竟有病危迹象，令全家人忧心如

焚。我伏在课桌上哭了好几次，多亏两个好朋友时时

劝慰，课余时间拉我外出散心，才不至于终日泪眼婆

娑。

这一日，正上课，听见教室外有人敲玻璃窗，抬眼

望去，是一个本家哥哥和班主任，心知大事不好，扔了

课本，如飞跑向家里。

再去上课时，已是一个星期之后。身处喧闹教室，

我的心空荡得厉害，缥缥缈缈，无处可栖，无处可依。

晚自习的灯光下，依稀见有同学用怜悯的目光看我，

那泪水便如决堤的水顺着两腮直流。

放学的钟声敲响，教室霎时人去屋空。我坐座位

上不动，一是不想那么早就回家，二是想把功课补一

补。这时，好友许霞来到我身旁，坐在我同桌的座位

上。她侧身看了看我红肿的双眼，从口袋掏出一方手

帕递过去，轻声道：“擦擦吧！”待我擦了泪，她又道：

“我妈昨天还问起你，说这几天咋不见你来我家玩，我

说了你家的事，妈说这么小就没了爸，怪可怜的，让我

多关心你。”我的泪，又似耙子扒似地往下流。一时两

人都无语，

夜渐深，教室的日光灯也按纪律准时熄灭，我们

就将备用的蜡烛点上。一个星期没来学校，不少功

课要补，许霞拿来她的课堂笔记，我逐句抄写。看时

间不早了，我们便吹灭蜡烛准备回家。然而学校大

门紧闭，无论我们如何声嘶力竭地喊，却叫不醒看

门人。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再次回到教室。我们都是

走读生，没在学校住宿，看来今晚要在教室待一个

晚上了。

此时，我们已不想学习，就在蜡烛的明灭闪烁里

窃窃私语。许霞对我说，我没来学校这段时间学校和

班级里发生的事情，我跟她谈父亲的病重及治丧期间

的事情。后来，又谈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朦胧感情，分

享彼此的青春秘密，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不想说话

时，我们就静静听远方犬吠，看蜡烛的火焰闪烁跳跃。

瞌睡了，吹灭了灯，各自伏桌沉睡。半夜，我们两个同

时被冻醒，冷得实在受不住，就绕教室跑步，用教室角

落里的废旧扫帚扫把以及我们课桌里废弃不用的旧

作业本烤火取暖。第二天早晨，我困得不行，只好请假

回家补觉。

芳华刹那，韶光不为少年留。岁月的脚步匆匆走

过，凄苦无助中朋友送来的真挚关怀，却一直历久弥

新，温馨永存。翩翩往事拂人心弦，天涯明月依旧惦

念。每当回到故乡，我和许霞都要见上一面，聊聊往

事，感慨岁月。

沧桑了的是容颜，云烟了的是青春，不变的是友

情。见与不见，温馨总在那里；联络不联络，祝福与感

情总在。亲爱的朋友，祝我们都好。

春天的帷幕早已悄无声息地拉开，樱花不知道什

么时候也登上了百花争艳的舞台，用她那亭亭玉立的

身姿和妩媚娇俏的面容为大自然增添了斑斓的色彩，

就像曹植洛神赋中描写的那样：“转眄流精，光润玉

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樱花的美丽是刻骨铭心、深入骨髓的。盛开时节，

满树灿烂，如云似霞。她的花瓣柔柔的、嫩嫩的，散发

出清幽的香气，沁人心脾。

满树的樱花，就像姮娥披上了白纱，又像瑶台

缭绕着云雾。数不清的花朵，各式各样，绚烂无比。

洁白无瑕，层层叠叠；满树的清香，招蜂引蝶。一阵

微风吹过，柔美的樱花恍若一位绝世佳人，在袅娜

的枝头轻歌曼舞，偶尔几片花瓣随风飘落，如天女

散花一般。

樱花，如山间的雾，缥缥缈缈，虚幻而又真实；也

如梦中的诗，轻轻的，淡淡的，甜甜的，微风掠过，落

英缤纷，妙不可言。站在樱花树旁，仿佛置身于陶渊

明笔下的桃花源中，好似走进了历代文人墨客魂牵

梦绕的那座精神家园；凝睇细观，又像“皎若太阳升

朝霞，灼若芙蕖出渌波”的洛水之神。美得令人错愕

惊叹，令人颔首称赞，也美得让人心生喜欢。正所谓：

花开时“丹唇外朗，皓齿内鲜”；花落时“瑰姿艳逸，仪

静体闲”。

徜徉在广成东路、朝阳东路，走在熟悉的街道上，

走在盛开的樱花树旁，观赏樱花的秀色，呼吸芬芳的

气息。走着，看着，想着，品咂着，不由让人心旷神怡。

饕餮着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感觉心情舒朗，神清气

爽。

即使人们已经很熟悉樱花的名字，也仍会痴痴地

在树旁流连忘返。这个时候，看“行者忘其行，锄者忘

其锄”的人们为花开陶醉，为芬芳怡然。你就会感慨，

“樱花烂漫”是属于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

行走在樱花旁的访客，或凝眸远视，或倾身闻嗅，

惬意而闲适，恬淡且悠然。驻足细观樱花，那种美让你

无法形容，花团锦簇、冰清玉洁、含露凝香、花中仙子

这些美好的词语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樱花的花期很短，观赏樱花花开花落的同时，难

免会让人有“时光如白驹过隙”的感叹，正所谓：“山樱

如美人，红颜易消歇。”

人生如樱花，樱花如人生；花期虽然短暂，却也曾

经灿烂。活在当下，珍惜今天，将樱花的美丽和芬芳珍

藏在心间。

谨以此诗献给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和同时代的朋友们。在纪

念高中毕业五十周年联欢会上。

当年同窗共读铭，黄涧汝水映深情。

两载苦读瞬间过，胸怀憧憬八方行。

酸甜苦辣皆尝遍，信念坚定家国情。

姣月流光入草窗，常思久违君面容。

红粉成今娭毑样，束发也变白头翁。

岁月无情人有情，嵩箕作证君掷声。

风风雨雨五十载，容颜虽老情依浓。

半个世纪今相聚，丹阳湖波荡春风。

欢声笑语伴美酒，抚今追昔话康宁。

时光不闻我之令，相逢短暂情永恒！

初心不忘躬身行，恩师音容在心中。

青丝银发映日月，呕心沥血育群英。

风云激荡主义真，诚信为本笃学荣。

学子行舟世海间，先生教诲铭于胸。

漫漫征途各有成，窗友欢歌颂师功。

昼出耘田夜读诗，勤劳勇为披蓑耕。

担当使命蓝图绘，不贪名利不争功。

新风正气常点赞，幸福就在生活中。

看得远来想得通，角尖不钻成寿星。

平凡日子开心过，定是南山不老松！

初读希夷白头翁，误以植物白头翁。

彻夜翻阅古词典，原来此物有药效。

又似鸟类白头翁，蛋壳孵出头已白。

忙碌林间为温饱，白头到老浑不知。

再读希夷白头翁，想起年少有白发。

同窗好友笑问何，自嘲埋头忙读书。

今知白发缘何生，基因遗传是关键。

白驹过隙忽然已，果然成为白头翁。

重读希夷白头翁，古今文人都感伤。

不说岁岁花相似，但道年年人不同。

昔时李白悲白发，白头杜甫搔更短。

将军白发仍戍边，诗人华发叹早生。

古今惜时人几何，唯有哀叹白头翁。

日 暮 乡 关 何 处 是
□李晓伟

阴史运玲

樱 花 写 意
□王永宾

阴江峰

□闫景铂


